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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今﹙六十五﹚年暑假，筆者有機會去山地做了兩個月的牧靈工作，和另外一位美國神父共同兼管四個堂區，照顧七千多位教友。這四個堂區的轄境非常遼闊，自埔里經過眉溪、霧社、春陽、廬山、清境、松崗、翠峯、發祥、合歡山、梨山、松茂、環山等地，約百餘公里。這條路線兩傍崇山峻嶺幽谷溪流，其間散佈著許多部落。較大的部落中大約都有一些教友。為了照顧教友，兩個月中翻山越嶺訪問許多部落。在教友較多的部落中，平均約停留四五天。一切飲食及行動均由教友安排陪伴，並且多次還住在他們的家裏，因此對他們的生活情況、風俗、習慣、以及宗教信仰，也能略為窺知一二。

輔大神學院房志榮院長，囑筆者將這兩個月在山地牧靈的經驗寫出，以供讀者參考。自認兩個月的經驗確實太短，不免有走馬觀花之感。但在教會的刊物上，很少看到討論山地牧靈工作的文章。因此不揣謭陋，將自己的些微經驗與觀察寫出，希望能够抛磚引玉。更希望在山區做牧靈工作的同道多賜指教。

1、 建立基督化的部落
在我們這個急遽變化的時代中，新生的事物層出不窮，陳舊的東西已逐漸消逝。連臺灣偏遠的山區也免不了時代巨浪的衝激，固有的文化及傳統已不再受年輕一代人的重視。因了大眾傳播媒介的遍佈，山區中的生活及思想方式也有了很大的變化。因為教育背景的不同，家庭中老少之間對事物的觀念及評價也有了很大的距離。

一般年老的山胞對新生的事物感覺很難適應。電視、冰箱、洗衣機等現代化的庭用具，在較大的部落中已經相當普遍；物美價廉的衣服及食物等日常用品也很容易買到。化學肥料及新的栽培技術，使山地的農業經濟也提高了許多。這些新生的事物，對於山胞的生活，確實有了許多的改善。年老的山胞，雖然也感覺到這些新東西給他們帶來了舒服和享受，但是在他們心靈深處卻普遍有一種茫然若有所失的感覺。他們感覺自己年輕時辛苦所學得的耕種、打獵、編織等古老的技巧已經被新的技術所取代。他們感覺自己在年輕一代的面前已經沒有昔日老人應有的權威與尊嚴了。年輕的子女喜歡獨立的生活，不像昔日那樣依賴父母；結婚以後，大都各立門戶。從前的酋長制度已不存在，現在部落中的村里幹事，大率都是由受過現代教育的年輕人擔任。從談話中得知老年山胞大都有一種失落感，對昔日安定的部落生活似乎保有無限的懷念。

一般青年山胞，特別是受過國中以上教育的青年，因了大眾傳播工具對大都市五光十色生活的渲染，對於大都市大率都抱有綺麗的夢想，希望能夠下山淘金。根據統計，全臺灣二十六萬山胞中，就有兩萬多人抱著這種美夢，來到平地大都市中工作。但是這些純樸的山地青年如何能够應付大都市複雜社會的環境呢？多次被欺騙，其至被剝削的經驗，已漸漸地使他們的美夢破滅了。山地清苦單調的生活不能滿足他們，另一方面大都市複雜社會的環境也難於應付，因此他們也有很嚴重的失落感。

山地部落古老的制度及生活成式，因了新時代浪潮的沖激，新生事物的不斷闖入，已經面臨到解體的邊緣。這是自然的趨勢，也不必為其惋惜。從另一角度來看，為改善山胞生活的水準，為提高山胞的教育程度，並使他們不致和現代文明脫節，這種改變也是有其必要的。但是從牧靈的角度來看，現在急待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在部落的古老文化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的基督徒團體，使山胞教友在這個團體內，以基督的信仰為中心，團結在一起，得以滿足他們精神與物質生活的雙重基本需求，給予他們一種安全感，互助互愛，更容易度基督徒的生活，使他們不致失落在這個急遽變化的大社會中。

昔日的山胞認為部落就是他們生存的寄托與保障，酋長與長老是他們的領導及團結中心，部落中的每一個成員均應相依為命。每一個人都和自己的部落認同，不但穿戴同樣的服飾，而且許多部落的人在皮膚上還剌有同樣的識別標記。每一個人將部落的災禍當作自己的災禍，將部落的仇人當作自己的仇人，將部落的利益當作自己的利益，為了維護部落的重大利益，如果需要犧牲性命，亦在所不借。

昔日部落已組成的基本要素，在今天雖然已經有了許多改變，但是在一般山胞的心靈深處，還有其根深蒂固的影響。現在山地牧靈的首要問題，筆者認為就是如何在古老部落的文化基礎上建立新的基督化的部落，使山胞教友在基督的信仰內得到新的寄托與保障，團結與領導，以及在宗教信仰和物質生活兩方面互助互愛的基督徒生活。

山地古老的部落文化被新時代的巨浪衝擊得支離破碎，一般山胞，至少在下意識中，均有些茫然若有所失的感覺。在山區從事牧靈工作的人，如果能够將教義深入淺出而有系統地給山胞講解。要特別領導和鼓勵他們自動自發地研讀聖經，讓他們對宇宙及人生有一個完整的基督化觀念，確實體驗信仰天主的人組成了一個大家族，他們則會從這個新的基督化的大家族中重獲已失去之昔日部落生活的安全感，心靈也能够得到更美滿的寄托。基督化的部落有持久的新活力，也有適應任何時代及新環境的强靭性；不會故步自封，不會和現代的文明脫節，不會和大社會隔離而形成特區；另一方面，它也不會隨波逐流，被時代的潮流所沖走而遭淹沒。

酋長制度已不復存在。但是山胞們總還希望在部落中能够有一批精明能幹而又肯熱誠為大眾服務的領導人物。這些人物，不但在學識和辦事能力以及熱誠服務方面是傑出的，而且在宗教信仰和待人接物的品德方面也應該是別人的模範。牧靈工作者應該發掘這樣的人才，並加以悉心的訓練。欣聞南投山區教會已經擬定了一個周詳的領導人才訓練計劃。有了熱誠能幹的教友領導人才，一盤散沙般的山地教友才能够精誠團結，共同建設並發展基督化旳部落—山地教會。

基督化的部落之特徵應該是：滲入部落生活每一層面之基督信仰價值觀的具體表現，尤其是教友們之間從宗教信仰自然流露出來的互愛互助以及精誠合作的精神。山地現有的部落，原來都是為了便於求生存，而自然結合成的。大的部落平均也不過三四百人，他們終日生活遊樂工作都在一起，彼此都能够直呼姓名而交談，並且大都還有親屬關係。尤其是教友們，除了上述的關係之外，還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做基礎，若能彼此相親相愛，守望相助，精誠合作，不但可以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而且更能幫助他們善度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同時也可以吸引其他山胞加入天主教的大家庭。

在山區從事牧靈工作的人，如果能够細心研究昔日部落文化以及山胞們的生活組織形態，並深入觀察及運用現有部落的實際環境，假以時日，建立基督化的部落並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至少要比在人口流動性較大的都市以及平地人口密集的鄉鎮更為容易。

2、 研讀天主的聖言
一般山胞的生活是相當純樸的。他們每日生活在山林幽谷之中，往來於崇山峻嶺之間，仰觀藍天白雲，俯視碧澗流水，靜聽松聲鳥語。他們沒有很多的財產，但也沒有大都市居民那樣多的顧慮。他們習慣了樂天知命，也很容易感到滿足。他們大多數都心胸開朗，心直口快，也很容易流露出自己的感情。從自然的現象中很容易聯想到冥冥中的神明，遇到天災人禍，往往很自然地認為是上天的懲罰。在這方面，他們很相似耶穌時代的群眾。福音裏所講的故事和比喻，例如田野中的百合花、天空的飛鳥、撒種子的比喻等，也都很接近山胞們的生活環境。上述的事實也許是他們比較容易接受福音的重要原因之，根據統計，臺灣山胞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已經信仰了基督。

筆者到達山區後，第一次在春陽舉行聖祭中講解聖經的時候，便觀察到山胞教友對天主聖言的饑渴。為了證實他們是否真正對天主的聖言發生興趣，在以後的幾次彌撒中，筆者便取用了更長的時間講解聖經，細心觀察他們的反應到底如何。他們不但沒有倦容及坐立不安的表示，而且注意力更為集中，面部隨著聖言的內容而流露出喜悅、興、滿足、哀傷、同情等各種不同的表情。以後的事實也證明筆者的觀察正確無誤。和他們相處的時日略久一些，他們便自動地要求筆者每天晚上給他們講解一段聖經。

為滿足他們對天主聖言的饑渴，筆者便提議成立一個聖經研究班，立刻便有三十餘位成年教友報名參加。開始的時候，筆者給他們約略地介紹了聖經的內容、性質、價值、寫成經過、以及研究聖經的方法等普通的知識。然後便給他們做了幾次研讀聖經的示範。他們愈研讀愈有興趣，每日風雨無阻前來參加。夏天原是山胞一年中最忙的季節，白天大都到很遠的山林中工作，晚上還要用很長的時間研讀聖經，甚至深夜而不願意離去，多次需要筆者藉口提早趕回霧社而勉强他們回家休息。兩個星期後，他們已經學會了如何研讀聖經，而且筆者又必須到許多較遠的部落去照顧其他的教友們，便請當地的傳教員繼續領導他們研讀聖經。但是兩個月之間，筆者每次從較遠的部落返回霧社休息的時候，必定設法晚上去春陽參加他們的聖經研究班。

在其他的部落中，筆者也體驗到教友們同樣地渴慕天主的聖言。因此除了彌撒中的講道及白天的兒童要理班之外，晚上必為成年人講解一些聖經。特別那些和他們日常生活有關的章節更能引起他們的興趣。引以為憾的是需要拜訪的部落太多了，在每一個大的部落中，最多也只能够停留四五天，沒有能够引領教友對聖經做更深入地的研究。

現在還沒有完整的山地語翻譯的聖經。雖然三十歲以下的山胞大都可以讀國語，四十歲以上的山胞大都可以略讀日語，但是山地語言還是更容易幫助他們了解天主的聖言，為此山地語的聖經還是有其必要。如果因了人力物力的困難，一時無法將全部聖經譯成山地語言，至少應設法早日將新約譯出，以滿足山胞對天主聖言的饑渴。

大多數山胞都具有歌唱的天才及豐富的想像力。如果能够將聖經的重要部分，用山地語言有系統地編成生動的故事或歌劇，配上他們所喜歡的音樂，製成錄音帶或唱片，不但可以幫助山胞認識天主的聖言，而且在傳教士不足的地方，還可以代替講道及增進教友團體祈禱的氣氛。八月初筆者將此一構想向賴德惠神父談及，他立刻表示贊同，並請黃傳道員準備了幾個聖經故事，配以適當的音樂，製成錄音帶。實驗的結果十分良好，教友們非常喜歡聽這些錄音帶。

山地本堂管轄的地區平均都很遼闊，交通既不方便，教友們所居住的地方又非常分散。在山地傳教的神父人數不但日益減少，而且平均年齡又與日俱增。偏遠部落中的教友一兩年之中也很難見到神父，參加彌撒，領聖體，辦告解的機會越來越少。在這樣的環境中，保持宗教信仰及善度教友生活，確非易事，如果能够教導山胞教友養成熱愛研讀聖經的習慣，即使他們長時期領不到聖事，也可以在聖經中得到天主聖言的滋養，與天主接近，培育信仰，學習祈禱，使他們在宗教信仰方面日益成熟。
3、 禮儀山地化的問題
教會的公共禮儀，是信仰基督的人在現世所組成的團體之宗教情操的表現，藉著一些象徵性的行動，表達天主聖言所啟示的救恩奧蹟；一方面在追憶救主耶穌基督之死亡與復活的奧蹟時，表達天主對世人的慈愛與救恩；另一方面在世人蒙受這種救恩時，對天主表達信望愛以及崇敬、讚頌、感謝、懺悔、祈求、皈依、奉獻等宗教情操。

禮儀本地化的中心問題，便是如何取用當地民眾所有的文化、傳統、習俗、語言、禮節，以及宗教情操等，表達天主聖言所啟示的救恩奧蹟；使當地民眾在與天主相遇時，能够更容易也更深刻地體驗到天主對世人的慈愛與救恩；同時對天主也更容易激發活潑的信、望、愛以及崇敬、讚頌、感謝、懺悔、祈求、皈依、奉獻等宗教情操；藉以增强當地民眾與天主的親密交往。

在這個新舊交替急遽變化的時代，討論禮儀山地問題的時候，必須兼顧山地固有文化的背景，以及臺灣現代教育的特色和社會將來的趨勢，才不會有所偏差。

（一）從山胞的固有文化背景看禮儀山地化的問題
山胞的部落生活以及社會關係，都是相當單純的。因了高山峻嶺的隔絕，以往很少與外界接觸。他們生活在大自然中，每日所接觸的，除了本部落的人之外，就是周圍的山川、溪流、日月、風雲、花草、樹木、雨露、閃電、昆蟲、鳥獸等具體的事物。他們日常談話大都以這些事物作題材。他們沒有很多抽象的觀念，也沒有文字，能够運用的詞彙也很貧乏。他們的內心感受及宗教情操，既然無法用文字表達，也不便用語言盡情地說出，所以只好借用舞蹈與歌唱了。因此舞蹈與歌唱成了山胞表達內心生活的主要工具，也是山地文化重要的一環，在山胞的節日慶典以及祭神禮儀中都是不可缺少的。

大多數的山胞都是天生的歌唱家。暑期中，在各部落為學生所組織的要理班裏，屢次看到修女或傳教員教聖歌時，只須領唱一二遍，小朋友們就能正確地重唱起來。連背上啞啞學語的小孩子，也能跟著小姐姐小哥哥一起哼著。

山胞在唱歌時，往往把整個的人都投入在歌聲中了。他們的七情六慾都可以用歌聲來表達。教會如果能將基本的教義編成歌謠，配以適當的音樂，不但可以加深他們的教義知識，而且還可以培養他們的宗教情操，增强他們的信仰生活。如果能够配合各種聖事及主要禮儀的內容，創作一些虔誠的禱詞，配上他們所喜歡的音樂，不但可以使他們更喜歡主動地參與聖事和禮儀，而且還可以使他們感覺聖事和禮儀變成了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山胞在工作或走路時，大都隨心所欲地哼唱著他們所熟習的歌曲。優美動人的聖歌也能够成為他們日常不離口的歌曲。

在我去過的十餘個較大的部落中，每個教堂幾乎都有音響設備，但是很少使用，也缺人細心保管，大都已經損壞或有故障。基督教的牧師們，大都很了解山胞的心理，盡量利用音響設備，播放他們喜歡聽的音樂，早晨與晚上播放一些聖樂與禱詞。希望天主教的牧靈者，也能善加利用這些現代傳播工具。

山地的舞蹈，也是最能够表達山胞的感情及精神生活的藝術之一。山地的舞蹈大多是團體舞，任何人都可以參與。任何一塊空曠的地方都可以當作舞場。山胞在舞蹈時，口中常伴以歌聲。如果能將一部分禮儀與祈禱以舞蹈來表達，也許給山胞們的感受更深刻更生動。暑假中，許多部落中的教友們為了表示對筆者的歡迎或感謝，屢次是用歌舞表達的；他們多次還邀請筆者和他們共舞。在共舞時，筆者確實感覺和他們之間的距離縮短了很多，有時甚至完全消除了，變成了他們中間的一分子。

山胞們雖然早已放棄了獵人頭祭神的習俗，但是對於天災地禍和他們個人的過失及整個部落的罪惡之間的因果關係，還是非常敏感。因此對於彌撒聖祭及追憶耶穌苦難聖死的拜苦路等禮儀都能够深受感動。聖母升天節，筆者曾去曲冰佈儂族部落舉行聖祭。當時聖堂爆滿，彌撒中教友應該對答的經文，全部以佈儂語唱出。整個彌撒好似一臺歌劇，每一位參與者都是演員。這一臺彌撒長達兩小時，但無人有倦容，因為他們真正地參與了，也施展了他們的歌喉，唱出了他們對天主的信望愛之心聲。

筆者並不主張每臺彌撒都要取用兩小時的時間。但在幾個較大的節日，不妨將時間延長一些，讓教友們盡情地浸潤在禮儀所表示的救恩中。筆者在這裏所願强調的是，注意山胞們的文化背景，在禮儀中盡量採取山胞們所喜愛的歌舞，使他們更易於和天主接近，彼此之間也更容易共融而分享基督的救恩。

（二）從臺灣現代教育的特色及社會將來的趨勢看        山地禮儀的語言問題
在山地從事牧靈工作者，對禮儀用語的問題大約有三種看法。第一種意見認為：在山地舉行的禮儀應該全部採用山地語言，以符合禮儀本地化的宗旨。第二種意見認為：應該全部採用國語，因為年輕的一代都接受國語教育，並且許多山地青年的國語詞彚遠較他們的山地語詞彚更為豐富；山胞到平地的機會越來越多，如果習慣參加國語禮儀，到了平地很容易參與其他教友們的宗教活動。第三種是折衷的意見，建議主要的禮儀用國語舉行，而讀經講道以及教友們應該對答的經文則盡量採用山地語言，所根據的理由是上述兩種意見所根據之理由的綜合與折衷。

現在談山地禮儀用語的問題，除一般的原則外，也不得不注意臺灣現代教育的特色及社會未來的趨勢。自從臺灣光復以後，在政府大力提高國民教育水準努力之下，國語在山地已經相當普及，四十歲以下的人幾乎都會講。山胞沒有自己的文字，所有的讀物，所看的電視電影，所聽的廣播，所唱的流行歌曲，幾乎全部都是國語。筆者由兩個月和山胞的接觸經驗中得知，一般青年山胞用國語表達的能力普遍地較用山地言為强。在講道時請他們做翻譯，他們往往找不到合適的山地語來表達道理的含義，多次借用國語之類似名詞加以補充。

山地青年的教育水準不斷提高，到平地求學就業的人數也日益增多。山地的交通不斷的開發與改善，和平地人的接觸也日益頻繁。臺灣的人口不斷增加，大規模地開發山地也勢在必行。社會未來的這些趨勢都在告訴我們，國語在山地的應用愈來愈廣。

但是另一方面，在禮儀生活中，也不得不注意四十歲以上山胞們的需要與困難。他們雖然大都可以講幾句國語，但不易流地表達他們的思想。連會講國語的青年山胞，聽到自己從小所說的本族的語言，也會特別感到親切。

為了以上的各種理由，筆者對山地禮儀用語的意見，比較接近第三種折衷的看法。家庭祈禱會，聖經研究班等非聖事禮儀，以及個人的祈禱，和只為個人或少數人所施行的聖事，例如聖洗、告解、堅振、婚配、病人傅油等聖事禮儀，應盡量採用山地語言舉行。至論彌撒聖祭，除了讀經、講道、聖歌、信友禱詞等用山地語之外，其他部份最好用國語。因為臺灣地方不太大，山胞下山求學就業以及探親的機會愈來愈多，在平地參加彌撒聖祭時，不至感覺不能適應。同樣，平地人到山區工作或居住時，也能够參與山地教會的彌撒聖祭，而不會感覺太大的差異。

     四、山地牧靈與山區社會發展的問題
如果牧靈工作也包含社區發展的工作，換句話說，如果推動社區發展，革除社區陋習，改善社區生活環境，提高社區民眾生活水準等努力，也是牧靈工作的一環，在山地服務的傳教士，就不得不注意以下幾個迫切而急待解決的社會問題。

﹙1﹚ 倡導戒酒運動
酗酒的惡習在山區相當普遍。暑假中筆者在往來各部落之間探望教友們的時候，多次遇到一些醉臥路傍的酒仙。還親自看到一個因酗酒過量而暴斃的人，並去他家中安慰他的家人。據同一部落的人說，他是兩年之內在他們部落中第六個因酗酒過度而暴斃的人。

酗酒不但浪費金錢，使人消沉而遊手好閒，而且還使人的神經慢性中毒，傷害健康；並且醉後失去理性，往往與人爭吵鬥毆，做出許多傷害別人及擾亂社會安寧的事端。

山區氣候較冷，空閒的時間較多，下雨的日子也較多，並且缺乏正當的娛樂設備。因此許多便以飲酒取暖解悶。時日一久，養成了酗酒的習慣。平地人很了解山胞的嗜好和弱點，往往以酒作為山胞勞力工作的代價，或以酒換取山胞的土產。

傳教士若能以宗教信仰潛移默化的力量規勸山胞，並積極地倡導正當的娛樂，組織戒酒勵志會，大力宣傳酗酒的害處，假以時日，定會將山胞從酗酒惡習的桎梏中解救出來。

﹙2﹚ 積極推動儲蓄互助運動
自從臺灣光復以來，政府不斷努力提高山胞的生活。有些山區引進了具有高度經濟價值的水果，山胞的收入也有很顯著的改善。但是大多數的山胞以往過慣了樂天知命的生活，很少有較長遠的打算，沒有預算，有錢就花，缺乏儲蓄的習慣。最近幾年，因著教會的努力提倡，儲蓄運動在山地已經有了相當良好的成果。但是此一運動還有加强的必要，不但可以鼓勵社員們儲蓄更多的金錢，而且還可以將此一運動更加推廣，邀請更多的山胞參加。

儲蓄互助運動，不但可以培養山胞們節儉儲蓄的美德，而且還可以訓練他們深謀遠慮，為家庭做預算，為子女預籌學費，為事業奠定基礎，以應付新社會複雜的環境。更重要的還是培養他們節儉和互助互愛以及精誠合作的精神。

為能辦好儲蓄互助合作社，必需培育一批了解此一運動、並對此一運動發生興趣、而且具有熱誠服務精神的領導人才。臺中天主教社會服務研究院的負責人王武昌先生，對於訓練儲蓄互助社的幹部人員非常熱心，曾經多次為山地儲蓄互助社的幹部人員舉辦訓練班和講習會，並且還時常親自或派別人去山區指導社務。希望在他的熱心推動之下，山區的儲蓄互助運動能够有更輝煌的成就。

﹙3﹚ 產銷合作
山胞們大都沒有經商的經驗，更缺乏產銷合作的構想。他們辛苦所種植的水果、蔬菜、香菇、木材等，以及他們編織或雕刻的藝術品，大都由中間商人所收購，價格偏低，利潤大都被中間商人所得。

如果能够訓練山地青年，向他們灌輸產銷合作的觀念，使他們了解產銷合作為山胞的經濟利益如何重要，再授給他們產銷合作的技術，加以組織訓練運用，便可建立產銷合作制度。這樣一定可以改變山地現有的經濟活動形態，也可以提高山胞的生活程度。

為能有效地建立產銷合作制度，除了發掘和培養能幹的領導人才之外，還需要有資金配合。儲蓄互助社的資金也許在這方面可以發揮它的作用，此外還可以向政府有關機構貸款。

健全的產銷合作一貫作業，需要有健全的連鎖機構及組織網加以維持。除了在山地設立收購網及集中站之外，還需要組織快速有效的運輸系統，以及在平地及大都市的推銷網。如果願意進軍國際市場，在國外也應該有承銷的人或機構。

﹙4﹚ 水土保養
最近幾年，在有些山區，大量地種植了許多具有高度經濟價值的水果及蔬菜。但是許多人貪圖眼前近利，而不知好好地保護山地的土壤。每次大雨或颱風過後，常會看到許多新開墾的良田流失，有時甚至整個山坡坍塌下去，流溪中往往黃浪滾滾，夾帶著樹木石塊順流而下。這樣地濫墾下去，不但會破壞下游的發電設備，縮短水庫的壽命，而且也會改變山地的生態，能够使原來生氣盎然的翠綠景色消失，而變成光禿悽涼的荒山。如果為山區的發展作長久的著想，如何推行水土保養運動，確實應該是山地迫切的社會問題之一，希望政府有關部門及傳教士們都加以重視。

    ﹙五﹚  提倡山地藝術
山胞的編織及雕刻藝術具有悠久的歷史，深受國內外收藏家的喜愛。但是因了近代機械所生產之物美價廉的商品打入山地之後，山胞傳統的編織及雕刻也有了很顯著的式微現象。許多年輕的山胞，已不再學習這些祖傳的古老藝術。

山區的冬季較長，因為氣候寒冷，約有四五個月不便種植農作物。如果能够利用這段農閒時期，組織山胞們學習祖先所傳下來的編織及雕刻藝術，不但可以保持發揮他們的傳統文化，而且還可以調劑漫長單調的冬日生活。如果能够大量的生產製造，不但可以改善山胞們的生活，而且還可以為國家賺取大量的外滙。

    ﹙六﹚  創設娛樂場所
山胞們自幼生活在大自然中，天性開朗，活潑好動，男女青年皆喜愛運動，尤其喜愛各種球類。各堂區若能多建造幾座球場，組織幾個球隊，時常給予訓練，舉行球類競賽，舉辦小型運動會等活動，不但可以促進山胞們的健康，而且還可以培養他們的團隊合作精神。

山胞們無論男女老幼皆喜歡歌舞，如果能够給他們組織一些歌咏團及舞蹈隊，加以訓練，舉行競賽觀摩，不但可以調劑山區單調的生活，而且還可以培育正當娛樂的習慣，而戒除其他惡習。

   結論
教會若願在某一地區生根植基，並願在當地人民身上充分地發揮救恩聖事的效能，就必須「降生」在當地的團體中間，和當地人民的生活結合為一。為此在臺灣山地牧靈工作的首要目標應該是建立基督化的部落；一方面保留部落文化中最優良的傳統及構架，另一方面注入基督信仰新的精神與活力；使山胞教友一方面能够保持並發揚自己固有的文化，另一方面也能够更容易地善度基督徒的生活。換句話說，建立基督化的部落，就是使教會—救恩的聖事—「降生」在部落中間，並使信仰—基督徒的作證—和山胞教友們的日常生活結合為一。

要建立建全的基督化部落，首先必須培養並堅定山胞教友們的信仰基礎—對天主救恩的認識。研讀天主啟示的聖言便是培養和堅定信仰基礎的最佳方法之一，在神職人員缺乏及不容易領受聖事的情況之下，也許是唯一最具有深度的方法。

聖事禮儀是表示天主救恩奧蹟的記號，也是蒙受救恩的世人對天主表示信望愛以及感謝和讚頌等情操的宗教行為。為此除了聖事禮儀本身不可更改的部分之外，在舉行這些聖事時所採取的語言和儀式等，應該盡量適應山胞們的文化、語言、習俗、藝術等，以冀山胞們在聖事禮儀中更容易地與天主接近，也更容易地促進和團結基督化的部落生活。

如果改善社會生活環境的工作也是宣傳福音工作的一環，牧靈工作者就不得不注意山胞們所遭遇的重大社會問題，並設法協助解決或預防。這些間題通常和基督化部落的建立、發展以及存在都有密切的關係。

在山區從事牧靈工作的同道，如果能够研究並有效地解決上述的幾個問題，山地教會不但會有光明的前途，而且還可以做平地及大都市教會的楷模。

（本檔案未經校對及整理）
